
打黑拳的兄弟们

1

李向昂说，我想好了可以随时找他，两个星期内都行。我等于

直接浪费了十三天的考虑时间。

敲了敲门，里面传出来一个女声：「请进。」我一愣，也没多

想，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个女人在低着头玩手机。那个时

候，有手机的人很少，属于典型的小资奢侈品。女人抬起了

头，画着浓浓的烟熏妆，黯淡的颜色掩盖了眉目的清秀，有一

种烟花易碎的堕落。那小巧精致的脸庞我似曾相识，那修长柔

滑的粉颈我还未忘记。哦，一时间有些错愕，我又见到她了。

「哦，是你？」女人面无表情的看着我，但她的口气很明显还

记得我的存在：「有事吗？」

「我找李老板。」我就杵在门口说道。

「他出去办事了。你先坐吧，我给他发个短信，也该回来

了。」女人说着，拿着手机噼里啪啦的按了起来。我就坐在离

她最远的一个沙发上，浑身不自在，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摆了半天，还是发现并排放在膝盖上比较自然。随后就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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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来这是上小学时的标准坐姿。看来应试教育的毒瘤影响

深远啊。

「抽烟吗？」女人发完了短信，从包里掏出了一盒烟递给我。

「呃，我不会抽烟，谢谢。」我慌忙摆手说道。

或许我的举动让女人觉得有些意外，她的嘴角轻轻上扬，露出

了一个若有若无的微笑。接着又恢复了毫无表情的面孔，自己

拿出一根香烟抽了起来。青烟袅袅，她抽烟的姿势比李向昂那

厮好看多了。

「你的脸好了？看起来比之前小了一圈。」女人在烟灰缸上弹

了一下，手指纤细，涂着晶莹的指甲油。

「呃，之前是被打的，左边脸全都肿了，早就好了。」我笑了

一下说。真奇怪，那天晚上我的脸被打的跟个猪头似的，站在

镜子前面我都快认不出来自己了，没想到她竟然还能记得我是

谁。

女人又抬头看了看我，说：「这样帅多了。」

「……谢谢。」受到这样的表扬，我一时间有些慌乱。

女人好像看史前怪物一般的看着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我被她

的直视目光盯的手足无措，忙问道：「怎么了？」

「你竟然脸红了，真的假的？」女人看着我，一脸疑惑的问

道。



我脸红了？该死！我立刻低下了头去不看他，装着在兜里找什

么东西。可是翻来翻去，兜里什么都没有，就有一坨出门时候

带的卫生纸。

「哪个高中的？」女人淡淡的问道。

「呃，大学生。」我的头埋的更低了。

「大学生？不像啊，你这看起来也太小点了吧，都上大学了？

大一？」

我没有说话，点了点头。

「我说呢。我也认识几个大学生，快毕业了，都跟流氓似

的。」女人又弹了弹烟灰，冷笑了一声说道。

我忽然间感觉到无比惭愧，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还是因为那几

个快毕业的家伙。

「你叫什么名字？」

「欧阳乾。」我老老实实的说道，像是在回答小学老师的问

题。

「欧阳，还复姓呢，少见。」女人的语气越来越轻松：「叫我

阿果行了。」

阿果。这名字不错，挺好听的。我抬起头看她，她的面孔有了

表情，不再是那种冷冰冰的爱答不理。我问她：「阿果，你是

南方人吧？」



「嗯，贵州的，穷地方。」阿果掐灭了烟头说。果然不出我所

料，她说话清脆，很好听，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一根烟的功夫，我跟她已经熟识了起来，气氛也没有刚才那么

尴尬了。两个人正在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忽然一阵脚步声传

来，门打开，穿着考究的李向昂走了进来，一身白色休闲装，

英伦气息扑鼻。在他的身后，还跟着那个让我做了一晚上自卑

梦的家伙——一脸慵懒好像养不活似的「难民」乃昆。

我不由有些懊恼，他们来的再晚一点就好了，我还没有聊够

呢。

「怎么，想清楚了？」李向昂看到我，丝毫不吃惊。他一屁股

坐在了沙发上，把阿果搂了过去，轻轻捏着她的脸蛋。这举动

没来由的让我心里一酸。

我抬头看了看站在那里，一脸无聊外加困倦的乃昆，他也在看

着我，眼神里都是倦意。我咽了一下口水，说：「想清楚了。

我做你的拳手，听你的。」

其实在我跟阿果聊天的时候，还没有拿定主意，甚至觉得自己

随时可以拔腿就走。但就在看到乃昆的一刹那，我左右徘徊的

决心立刻尘埃落定。那个时候，我不是为了钱而答应的李向

昂。

我不想让自己感到自卑的活着，我不想有人在我面前终生横

亘。那时，我还是一个少年，虽然没有鲜衣怒马，却依旧是血

气方刚。



「呵呵，我早知道你会回来找我，我的判断没有错。」李向昂

一边笑着说话，一边调戏着怀里的阿果，这实在让我浑身难

受。

「我有一个问题。」我说。

「哦？」李向昂好奇的转头看着我，说：「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挑我？」我看了一眼乃昆，停顿了一下，「我的功

夫……很不咋地。」

「李爷我挑人，最看重的不是本事，是脾气。男人嘛，总得有

点脾气，没有脾气，再有本事也是扯淡。」李向昂一在志得意

满的时候就带出一口浓浓的天津卫口音，跟说相声似的，指着

我道：「你小子的脾气就挺对我胃口，我喜欢。」

擦……我心道，我要是真有脾气还能在这坐着？

「乃昆，你带他先回基地，给他安排一下住宿。等晚上我再过

去看看。」李向昂的手在阿果身上胡乱摸了一把，接着掏出车

钥匙扔给了乃昆。

基地？这名字听起来挺酷的。我站起身来，即将走出门口的时

候回头看了一眼，阿果正在李向昂的怀里左右迎合，丝毫没有

注意到我的离去。

草！我在心中对着李向昂竖起了一个大大的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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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昆开着车，载着我朝城外驶去，一路无话。

我想，阿果是南方人，这乃昆的口音比阿果还不地道，肯定是

更南无疑。为了打破沉默的尴尬，我问了一句：「你是南方人

吧。」

乃昆扭头看了我一眼：「我泰国人。」

汽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周围逐渐荒凉起来，跟贫民窟差不

多，居民房全部连成一片，破破烂烂的，野狗到处乱窜。外面

的两棵死树上挂根尼龙绳，衣服就晾在外面，迎风飘荡，有袜

子胸罩内裤等各式贴身物件。我看着这幅情景，不觉感慨，原

来大城市里也有阳光照不见的角落，真是众生皆苦啊，生在直

辖市又如何。我的目光掠过脏兮兮的垃圾堆和飞舞的塑料袋，

心里面充满了悲悯的同情。

事实证明，我绝对是一个欠抽型选手。没几年拆迁大潮席卷而

来，这些坐地户全部摇身一变，墨镜西服。腰缠十万贯，骑鹤

下扬州。哪个伟人说过来着，要成功，先要耐的住寂寞。

车子在一处很偏僻的地方停下了，连个电线杆子都难找到。乃

昆熄了火，我有点忐忑地问：「这是哪个区？」

「郊区。」他回答的干脆利索。

在我面前有一座很大的房子，其貌不扬，土不拉几的。周围没

有可以与其匹敌的建筑，看上去有些突兀。只有在不远处有一

个小卖铺，比厕所大不了多少。一个老头眯着眼睛躺在椅子

上，享受着暖洋洋的夕晒。入了十月，天气是有些冷了。



「这就是基地？」我问道。其实心里想的是怎么跟仓库似的。

乃昆点了点头，推开了门。我跟在后面，迈步进去，立刻闻到

了一股混合着汗水味道的压迫感。

我观察了一下，里面很大，应该是一个小型的废弃工厂改的，

标高非常理想，下面铺着专业的搏击垫子，踩上去脚感不错。

从三米多高的房顶上垂下来几条铁链，分散的挂着几个硕大的

沙袋，虽然都被打的很旧了，但都没有走形，一看就知道是顶

好的体育用品。在另一个角落里，堆放着一堆脚靶、拳套、护

具之类的东西。最夸张的是在正对着门口的地方还挂着一条横

幅，上面写着：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看到那标语，我愣了。这哪里是黑拳，这是典型的专业队作风

啊！

说实话，一进到里面，我就感觉浑身的血液燥热起来。这样的

地方，才是练武的地方，才是打拳的地方，才是能让人充分投

入身心快速提高实力的地方。虽然一个人都没有，但那残留的

汗水味道，护具和拳套发出的微微的酸臭味道，还有那莫名奇

妙无法形容的压迫感，都让我血脉贲张。

久违了的感觉。

乃昆转头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体会到了我的情绪。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我环视四周。

「今天星期几？」乃昆问我。



「星期天啊。」我想了一下，确信自己没有记错。因为刚过完

十一长假，学校就把课程调到了周日，惟恐让我们轻松一点。

公共课不胜其烦，上完一门跟一门，犹如苛捐杂税。大学头两

年，学美术的不画画，练田径的不跑步，把时间都耗在了英语

和政治上——这应试教育的毒瘤。

「周日嘛，今天是休息日，不训练，这群家伙肯定跑市里喝酒

去了。」乃昆说。

刹那间，我差点热泪盈眶！这哪里是什么黑拳，这比大学还要

仁慈啊！

乃昆领着我进了后面的房间，那里是宿舍，被隔成了两个套

间，摆着几张上下床。他指着一个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上铺说：

「这是你的床。」

「这宿舍挺干净。」我环视了一下四周，一切都整整齐齐，毫

不染尘，不由得把动作收敛了几分。

「没关系，东西可以随便乱扔，每天上午都有阿姨过来打

扫。」乃昆看出了我的拘谨。

还给配清洁工？我勒个擦……我又忍不住跟大学对比了一下。又

问道：「吃饭怎么解决？」

「一日三餐，都有人送，这个不用担心。你只管好好训练就行

了。」



我一时间激动的无以复加。谁说这是黑拳，这简直是为人民服

务。看来我的选择太对了。我正心潮澎湃呢，乃昆淡淡地说：

「这里没什么规矩，教练让你做什么，你照做就行了。但有两

条，必须遵守。」

「第一，不能吸烟。」

听到这句，我点了点头。吸烟的话会影响肺活量，这个是常

识，大家都知道。

「第二，在没有教练允许的情况下，拳手之间不得私自斗殴。

否则的话，不管是谁，都会被赶出基地。」

我又点点头，表示明白：「我也不是喜欢打架斗殴的主，从小

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不过在这里，打架总会免不了的吧……」

「绝对禁止！」乃昆的语气忽然加重，生硬的普通话如同钢铁

坠地，「来到这里，你就要明白，你的命不是自己的，而是属

于基地的财产！」

我一愣，被乃昆陡然锐利起来的目光激的心神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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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响起了汽车熄火的声音，接着杂乱的脚步声传了过来。乃

昆的脸上恢复了平时的那种慵懒，淡淡地说：「这帮家伙回来

了。」

我有些激动，就好像刚开学的时候要见新同学一样。



八九个人「呼啦」一下从门口涌了进来，他们看到我，表情俱

是一愣。乃昆看了一眼手表说：「回来晚了，比规定时间超了

五分钟。」

一个高个子家伙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又瓮声瓮气地说：「教

练，这是谁啊？」

教练？我顿时一惊！

「这是新来的，以后跟着你们一块训练。」乃昆指着这几个人

给我介绍了一下，「这是大虎，这是拐子，这是小妖……」

他挨个给我介绍了一遍，可当时我一个名字都没有记住，一是

因为这些人的名字实在是太奇怪了，不是虎就是妖的，跟西游

记似的。另外就是我被彻底的震到了，难道说，乃昆就是他们

的教练，同样也是……我的教练？

我把自己的教练，定位成了要超越，要打倒的目标？！

「行了，我给你介绍完了。认不全不要紧，以后慢慢相处就熟

悉了。」乃昆拍了拍有点发愣的我，说道：「你给大家做个自

我介绍吧。」

「呃，大家好，我叫欧阳乾。」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很傻

帽。

不出我的所料，大家听了我的名字都有点发呆。乃昆又拍了拍

我，低声道：「这里没人习惯喊全名，用绰号就行了。」

「……」我沉吟了一下，说道：「大家叫我『西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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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毒，凶器是队长。以后我不在的时候，由他带着训练。认

识一下。」乃昆说完，一个个头比我稍高点，理着毛寸的精神

小伙站了出来，跟我握了一下手：「西毒，欢迎你。」

我无语的点了点头……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这里真的是黑拳基

地吗？我怎么感觉自己在加入某个学派？

以后时间长了，我也明白了，其实打黑拳的并非都是大家想象

中的残暴嗜血之人，只是有一小撮那样的人而已，为了嗜血，

为了发泄，为了寻求摧毁对手的快感而活跃在黑拳的世界里。

大部分的人，还是像社会上的正常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有

爱，只是职业不同。别人依靠上班来吃饭，他们依靠打拳来谋

生。

外面又停了一辆汽车，凶器笑道：「这个点，肯定是李哥来

了。」

果然是李向昂走了进来，还挎着一脸强颜欢笑的阿果——起码

我看着是。大家恭敬地问候道：「李哥，果姐。」

「李老板……」我看到李向昂径直朝我走了过来，很不自然的打

了个招呼。有些慌乱的目光从阿果的脸上掠过，我不知道是该

看她，还是不看她。

「叫什么李老板，太客气了。你以后就是基地的人，也就是我

的人，叫我李哥就行了！」李向昂跟哥们似的拍了拍我的肩

膀，当着那么多人，确实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他接着又从口袋

里掏出了一个东西给我，说道：「这没有电话，以后就用这个

跟外边联系，我也方便找你。」



我接过一看，差点当场昏厥过去。

一款手机！他塞到我手里的，竟然是一款崭新的爱立信翻盖手

机！同志们，那可是 2001 年，一部手机的意义不亚于现在的一

辆奔驰轿车。我颤抖着双手翻开屏幕，看到那传说中的彩屏，

都快要窒息了。

「怎么样，在这里还感到适应吧？」李哥继续拍着我的肩膀，

好像下乡视察工作的领导一般握着老乡的手亲切问道。

「适应，适应，太适应了。」我也进入了角色，激动的差点咬

到自己的舌头，好像面对镜头的农村老大爷一般无法彻底的表

达自己的激动情绪。可惜身边没有记者把这一切都拍下来，白

白浪费了一组黑社会老大和小弟共度周末的好题材。

「晚饭都还没吃吧？凶器，给送饭的师傅打个电话，让他今晚

不要过来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去吃大餐。」李哥话音刚落，

大家就欢呼起来。往外走的时候，有一个人的特别吸引了我的

注意，乃昆刚才介绍的时候好像叫他拐子。

这名字起的太贴切了——他走起路来不太正常，左腿一歪一歪

的，有点瘸似的。我心想，就这样的也能打拳？太扯了吧。

在车上，我掏出手机往宿舍打了个电话，告诉班长小齐，让他

替我给辅导员请个长假，就说我病了。小齐很负责任的问我在

哪里，我说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住着，阑尾炎开刀了，得住上

半个月。小齐沉默了一会儿，说欧阳啊，这得需要医院的病假

条。我愣了一下，离我最近的凶器小声说道：「没关系，到时

候李哥帮你搞定。」



我立刻放下心来，让小齐先帮我请假，我回头就把病假条给

他。小齐仿佛猜到了什么似的，挂电话的时候说了一句「保

重」，我没说话，心里却已经暖的发烫。

然后，我又给王辉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记下我的号码，如果有

事，就给我打电话。

晚上的饭吃的极其不顺利，虽然菜很丰盛，气氛也很和谐，大

家的情绪高亢之中基本上稳定，但我却被阿果的一颦一笑弄的

六神无主，都不知道往嘴里塞的是什么东西。每当看到她在李

向昂身边发嗲的时候，我就感觉喝到嘴里的啤酒好像马尿一

样。在包厢里，只有这一对男女在不停的喷云吐雾，其他没有

一个抽烟的。

4

一夜无话，满脑子都是阿果在晃来晃去。睡到后半夜不得已搬

出杨蒙来冲淡一下，很快堕入了梦乡。

「叮铃铃……」忽然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正在睡梦中的我被惊

的在被窝里猛的一抽。凶器从床上爬了起来，大喊一声：「起

床跑步！」

我还迷糊着，以为是在学校的宿舍里，迷瞪了半天才回过神

来。

早上六点，所有人准时被闹铃叫醒。穿好衣服简单的上个厕

所，就被拉到外面晨跑。我呼吸着蒙蒙亮天空里清冽的空气，



心想，我都多长时间没有这么早起过了？大学两个月的堕落生

活，几乎是我十八年里所有糜烂的总和。

乃昆领着队伍，绕着人迹罕至的郊区跑了起来，一直从凌晨跑

到天光大亮。十公里左右的样子，我几乎喘成了狗。我愕然的

发现，在班里是运动健将的我，在这里却是耐力最差的一个。

跑到最后收尾的时候，连拐子都冲到了我的前面。

回去后洗漱完毕，吃了个早饭，又休息了半个小时，上午的训

练就开始了。

「教练——」对着乃昆这样称呼，我有点不太适应。我换上短

裤，问道：「你不是一直跟着李哥的吗，怎么现在有时间带训

练了？」

「你以为我是李哥的保镖？」乃昆也换上了短裤，露出了虽然

不粗，但绝对结实的小腿。我看到他那黑黝黝的腿，肋骨间没

来由的一疼。

「难道你不是李哥的保镖？」我反问道。

「当然不是。那几天有仇家要找他麻烦，我才跟了他几天，现

在没事了。我主要还是负责在基地带训练。李哥平时不用保

镖，他也有两下子，原来柔道专业队退下来的。」

我点了点头，怪不得李向昂那厮长的体格魁梧，自然而然带着

一股强者风范呢。看来伟人说的没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啊。



松了松筋，活动一下关节，我没有跟他们一起训练，而是被乃

昆单独叫过去，开了个小灶。

「西毒，我跟你打过，你的散打技术掌握的不错，看起来也是

训练过很长时间。但你要明白，在站立格斗的擂台上，几乎是

泰拳的天下。散打这种技术打专业性的比赛还可以，但放在自

由搏击的擂台上就没有什么优势了，所以你现在要转一下

型……」我听得出来，乃昆的语气尽量保持得很委婉。

这要放在平时，我早就蹦高骂起来了，什么，竟然说这样的

话！难道你不知道我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

能刺瞎你的钛合金狗眼吗？难道你不知道天下武功出中国，中

国武功出少林，少林武功出……哦，不对，少林武功是达摩传过

来的，这一杆子又撑到印度去了。反正不管那么多，只要是外

国人说我不好，我肯定要大吼一句放屁，你看清楚我们中国人

不是东亚病夫！要是中国人说我不好，我更加理直气壮了，大

吼一句「原来你是汉奸！」绝对能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是这次，我却静静的站着没有说话。

因为我跟他交过手，完败。我愤青不起来。

从实战姿势开始改变。其实跟散打的格斗势比起来，并没有太

大变化——双拳架的更高一些，加强对于头部的防护。重心微

微移于后脚，前脚掌正对前方九十度，以便可以最快的速度出

前腿刺蹬。这样整个身体就不是完全侧面对敌了，而是有了些

正身位的感觉。

散打的格斗势是前脚略微往里扣的，并不是正冲前方，因为那

样整个身体比较侧向，容易起前腿侧踹，这是散打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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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现在的散打动作都已经自由搏击化了，但在当时并非如

此。我不禁问道：「这个姿势，不好起前腿侧踹啊。」

乃昆看都没看我一眼：「你要侧踹还是要命？」

练习完站架之后，开始学习泰式扫腿。

说是扫腿，其实这是中国人自己给起的名字。不过这名字叫的

很贴切，因为这腿法好像是一根棍子一样扫过来的，起劲十

足，势大力沉，并不是像鞭腿一样用脚面进行踢击，而是用小

腿的整条胫骨狠狠的「砍」进去，穿透力极为狠辣。在练习空

击的时候，绝不强调收腿，而是要求整条腿完全的抡过去，力

求一击必杀。

最有颠覆性的改革就是前腿的使用了。散打技术里，起前腿的

时候都是后脚一个垫步，或是一个上步，然后前腿顺势出击。

而在泰拳里，却是做一个交叉步，把前脚换到后面，接着再狠

狠的扫出去。把前脚瞬间换做后脚再踢出的这种扫腿，可以说

是拿速度换力量。

在这里，我要严重的承认一下，我果然是一个格斗天才，这些

动作我心领神会，练上几遍随即得心应手，看来这要感谢我这

么多年来没有间断过的半专业性训练。乃昆看我接受的快，也

不含糊，把什么前腿刺蹬，后腿踏面，内围中的缠抱，膝法，

肘法等等一股脑的全部教给了我。我像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

儿，含着搏击的乳头拼命吮吸，把里面所有的精华都吸取出

来，让它游离于母体之外，进而渗入我的血液和骨髓之中。



其实我好几次都想对乃昆这样说：「你教了我，现在是我的教

练，可你是我要超越的目标。我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打倒你，

才来到这里的。总有一天，我会打败你。」但这番话在心里憋

了好久，还是被我咽下去了。我不是害怕说出来他会对我产生

敌视情绪，而是害怕说出来之后他根本不鸟我，让我再徒劳的

自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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